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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两年的监狱生活没
有改变周正龙的倔强和反
复，似乎完全抹掉了之前在
法庭上认错的记忆，他准备
申诉，重新“要一个说法”。

4 月 27 日当晚，周正龙
出狱回到家中，媒体记者闻
讯而至，他又一次进入争议
的旋涡。

这个农村里的聪明人，
有着特殊的斗争策略和强
烈地掌控媒体的意识。

猎人的策略

“我是个自由人。”周正
龙重重地把烟盒拍在桌子
上，“现在我什么话都敢说”。

出狱当晚，面对家里的
众多媒体，他说，“我知道你
们想抢这个新闻，我给你们
这个机会”。

但是，机会并不是那么
容易给的。

第一天，他要求每家媒
体和他预约时间。每家“只
说一条新闻”，要有提纲，稿
子必须他过目，“我以前就吃
了媒体的亏”。

第二天，他又改变了主
意。因为有人偷拍他，没有
偷 拍 的 媒 体 也 不 给 机 会 ，

“谁让你们没有帮忙制止？”
周正龙有着猎人的敏感

和多疑。
所有的摄像机和照相

机都不能冲着他，即使放在
墙 角 也 必 须 掉 头 冲 着 墙
面。谁坐在他面前有翻包
的动作，他都会停止抽烟，
盯着对方的手，看是否有录
音的迹象。

他的耳朵很敏锐。有记
者隔着七八米远拍他扫地，
轻按了一下快门，声音小得
几乎听不到。他直起身子
说，“删了”。

最终，他的策略从每家
一条新闻，变成了所有媒体
只能问三个问题。

通过三个问题，他表达
了自己冤枉，会继续申诉；监
狱对他很好，值得表扬；他
是一个农民，他很缺钱三个
意思。

三个问题问完，下午记
者再采访，他斜了一眼，吃
饭吃饱要懂得放碗，他说，
三个问题够你们写的了。

他对提问有要求。比
如，记者不能说“华南虎事
件”。一说这句话，他会立刻
变脸。“你的问题咋那么没
有水平呢？”对此前的虎照
事件，他要求记者说，作为
一个农民，他是牺牲自己的
利益为国家找老虎。

遇到他不想回答的问
题，他会反问，要求记者回
答 。 或 者 用 一 句“ 你 有 啥
资 格 采 访 我 ”堵 回 去 。 再
不然，他坐在那里，像突然

回忆起来，“当初第一次见
面为什么不出示证件？”

他和亲戚聊天时说，他
要一点一点地放出风去，看
政府的反应。

对 媒 体 ，他 也 会 说 ，
“下次我再说，你们要跟踪
报道。”

提到某个人对他的不公
平，他半藏半露。“有些话，我
给他点面子，看他最后给不
给我回答”。他们要是不来，

“我手里有一百多个记者的
名片”。

他经常“告诫”媒体记
者，“你照我说的写，我保证
你点击率高。”

农民周正龙

周正龙说话起头常常是
一句“我是一个农民”。

从监狱回家，正是农忙
时节。

他迅 速 进 入 角 色 。 家
里的苞谷和黄豆都要种点
了 ，房 子 还 有 一 小 半 没
修 。 当 晚 到 家 ，他说自己
一夜没睡，“收拾了一晚上
房子”。

他不在家的时候，水龙
头坏了没人修。他把坏了
的水龙头拆开，上了机油重
新装。

回家的第三天，周正龙就
买了两头小猪。妻子罗大翠
说“养个猪显得家里热闹”。

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了。
村 里 人 说 ，周 正 龙 不

仅 勤 快 ，而 且 是 个 能 人 。
家 里 什 么 活 都 能 干 ，蒸 馒
头，做菜，别人家安防盗门
要 花 四 百 块 钱 ，他 一 研 究
就能自己安。

家 里 的 三 层 楼 房 ，在
村 里 显 得 特 别 洋 气 ，二 楼
是 落 地 窗 ，落 地 玻 璃 门 ，
他自己设计的。

如果没有这件事，他的
日子过得还算不错。

在村里，周正龙的脾气
暴躁出了名，有个绰号叫“棒
老二”，是“一点就着”的性
子。村里人说他“脾气大，但
人还不坏”。

村民王本安说，周正龙
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

他的脾气很多时候都发
在妻子罗大翠身上。出狱这
几天，干活时他常吼罗大翠。

在地里干活时，周正龙
说起国内一件大事，“哼”了
一声，“真是开玩笑”。罗大
翠难得地接了句话，“开国际
玩笑”。大概是觉得这句话
很有意思，自己大笑起来。
接着，周正龙又瞪了她一眼，
吼了一句“你懂什么！”

在邻居面前，他显得更
加真实。

村里人跟他打招呼。他
会问对方家里老人的情况，

听到有人去世，叹口气，“我
晓得，给我托梦了”。他和一
个亲戚聊天，说了一晚上的
墓地。“人死要埋到一个好地
方”。由墓地说到自己给父
母养老送终。

他说，他这一辈子不容易。
周正龙的母亲很早改

嫁，他小时没有人管。后来，
到文彩村，做了上门女婿。
和记者聊天时，他也难得说
起了自己的生活。“人啊，要
经过多少坎坷。”

他说：“这几年，我什么
苦都尝过了。”

周老虎

如果没有拍虎这个事，
打猎对他来说并不算苦。

他是镇坪县有名的猎
人 。 头 脑 反 应 快 ，胆 子
大。和他一起打猎的王甫
学 说 ，周 正 龙 最 厉 害 的 是
下套子。

下套子时，周正龙很早
就出门，他有外号叫“夜猫
子”。周正龙 和“ 挺 虎 派 ”
学者刘里远说过，要趁着露
水 还 没 有 下 去 ，身 上 沾 上
了 露 水 的 味 道 ，野 兽 才不
容易发觉。

王甫学说，打猎的周围
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周正
龙头脑一转，总是最快判断
出来，迅速解决。这是其他
猎人愿意和周正龙在一起的
原因。

在华南虎照片出来前，
他和周正龙一起上山找老
虎。周正龙常和他说的一句
话就是，“无论怎么样，把这
个事情弄成功，全县的人都
跟着咱们沾光”。

说这句话时，周正龙很
兴奋，“咱俩就成了镇坪县的
名人了”。

后来，王甫学放弃了。
再后来，周正龙出名了。遇
到王甫学，周正龙总替他可
惜，“你不退出来就是咱俩一
起出名了”。

王甫学更看重实在的生
活。在他眼里，在山上跑多
了，周正龙有点野性。“把他惹
毛了，把天能捅一个窟窿出
来”。周正龙不是一个知道害
怕的人。

采访过周正龙的记者
说，周正龙心理素质之强，让
人觉得可怕。

现在，他继续坚持他的
照片是真的，只不过“有些人
在这个照片上操作有问题”。
他说，照片不是他洗的。问起
以前他承认过，他鼻子里哼一
声，不说话。

他要申诉。他委托刘里
远为他写申诉状，再一次进入
这个漫长的旋涡之中。

周正龙知道翻案的可能
性在哪里。他说，“等镇坪真
找到了老虎，你们整个国家
咋面对我呢？”

他一阵兴奋，“平利县
又打死老虎了你们知不知
道？”他说手里还有其他的
老虎存在的证据，“但现在
不能说”。

记者问他还会不会上山
找虎。他总反问，“你说我受
那 么 大 的 冤 枉 ，我 还 找 不
找？”他说自己为华南虎付出
了那么多。

提 到 街 上 的 一 个 宾
馆 ，他 立 刻 激 动 起 来 ，

“ 他们靠我赚了那么多钱，
我 付 出 那 么 多 ，我得到什
么了？”

刘里远继续支持他找。
他称赞刘里远，“这是个好
人，配得起当个教授”。另
外一个让他念念不忘的是
朱巨龙。“一个难得的好官，
自己考的公务员说真话丢
了”。他说这是他一辈子佩
服的人。

在刘里远和周正龙商量
的计划里，周正龙还上山，他
年龄越来越大，可以雇王甫
学帮忙一起找。这个计划不
知道从何开始。王甫学早就
开始养蜂了，“我可没时间陪
他们”。

未竟的风波

近两年的监狱生活还是
让周正龙心有余悸。

周正龙 提 起 自 己 服 刑
的 监 狱 ，一 直 在 说 好 话 。
他 特 别 提 起 ，在 监 狱 里 最
难熬的是没有烟抽。没烟
时间一长，监区干部会主动
给他。

再问监狱里的具体情
况，他会说，现在这个话我不
给你回答。

只有问 起 在 监 狱 里 为
什 么 不 申 诉 ，他 把 身 子 前
倾，“监狱里你没有去过，
你知道监狱是多么惨烈的
地方”。

他被关在一个重刑犯监狱。
这是他不满的地方。在

周正龙的计划中，他要将所
有他认为不合法的程序质疑
一遍。

比如，他在缓刑期间被
带走，他认为是村支书开了
假证明。开假证明的原因是
他带领村民为他们的房子讨
公道。

再 比 如 ，他 说 曾 经 被
严 刑 拷 打 过 。 再 去 细 问 ，
如 何 拷 打 ，他 改 口 说 是 被
诱 供 。 还 有 把 他 带 走 后 ，
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通知
家属。

他的话语里常常会出
现“ 人 权 、隐 私 、程 序 ”这
样 的 字 眼 。 这 些 问 题 ，他
都 要 慢 慢 地 解 决 。“ 一 个
一 个 ，全 要 过 来 给 我 解 释
清楚”。

当然，最紧要的还是老
虎这件事。

他说，有一天找到了老
虎，“你说，那些专家教授，他
们可咋个办？”

不过，周正龙也有迟疑
的时候。4 月 29 日，经数个
小时沟通，他终于答应了一
家卫视的摄像要求。

坐到摄像机前的最后一
刻，他突然侧着身子，眼光变
软，“你们说，他们不会又把
我抓进去吧？”

周正龙出狱：现在我什么话都敢说
仍坚持认为所拍虎照是真的；媒体采访只让问三个问题；在监狱没烟抽时最难熬

周正龙，陕西省镇坪县农民。
2007 年 10 月，他所拍的华南虎照片被陕西省

林业厅公开，其照片真实性受到各方关注和质疑。
2008年6月底，陕西省政府宣布周正龙拍摄虎

照造假，13位官员受到处分；11月17日，周正龙因
诈骗和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 2 年 6 个
月，缓刑三年执行。

2010年5月初，周正龙被取消缓刑，入狱服刑。

■ 人物简介

4
月27日，周正龙刑满出狱。这位曾经引起
巨大风波的农民，没有打算停止他的
找虎事业。
他说：“有一天真找到老虎，你们咋个

面对我周正龙？”

□新京报首席记者 张寒 陕西镇坪报道

4月27日，镇坪，周正龙出狱后回到家中。据《成都商报》


